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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之間：朱熹與禪散論  

 

劉澤亮  

廈門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提要：朱熹一生與禪結下了不解之緣。早年出入禪教，爾後又吸納禪教，明辨儒釋之異。然

朱子哲學的特點在於和會一切，被錢穆先生稱為儒門「宗密」。本文據此探討朱熹與禪的關

聯及其意義。  

關鍵詞：朱熹 禪 佛教  

 

  朱熹（一一三○－一二○○）是閩學的開創者，理學的集成者，中國哲學史上影響最大

的哲學家之一。他一生歷經南宋高宗、孝宗、光宗、寧宗四朝，五任地方官歷時九年，一任

朝官僅四十多天，除三年多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等地逗留外，餘六十多年均主要在福

建從事學術活動。朱子與禪佛教的關聯，縱貫其一生。早年流連於禪佛教，轉向儒學後融貫

禪佛教，明辨儒釋疆界。本文擬依此脈絡，對朱子與禪教關係進行一個簡單的梳理與闡釋，

綱要式地展示朱子理學與禪佛教的互動及其意義。因詳人所略而略人所詳，形式上較散，故

謂之散論。  

一、「師其人，尊其道」──朱熹與禪的因緣 

  朱子與禪佛教的關聯，起於青年時期，爾後縱貫其一生。朱子流連禪教的因緣，從家學

淵源來看，其父朱松晚年究心於禪典，與淨悟、大智等禪師交遊；三叔朱槔、外祖父祝確、

母祝壽等均佞禪；從其師承來看，武夷三先生中，劉子羽參謁大慧宗杲，得看話禪之精髓。

劉子翬參謁了堂思徹禪師（天童正覺法嗣），得默照禪之正傳。朱子岳丈劉勉之、師事最久

的胡憲都信守禪門參悟之說。這些因素無疑是朱子早年出入禪門的重要外在條件。  

  但是，我認為，於朱子理學孕生具有重要影響的尚有兩點值得稍加詳論。一是他與道謙

的師承關係，一是他與周、張、二程的關係。而這兩點都可借用「師其人，尊其道」來加以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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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與道謙及看話禪的關係。「師其人，尊其道」就是朱子本人與禪教關係的夫子自

道。所謂「師其人」，即師事道謙；所謂「尊其道」，即尊看話禪，讀《圓覺》等經。  

  關於朱子與大慧宗杲之嗣道謙的關係，主要史據之一，是朱熹在紹興中所作的〈與開善

謙禪師書〉。在這通與道謙禪師的書信中，他向道謙詢問宗杲話頭，可謂「尊其道」的自我

記載：「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識計較，不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

提撕，願受一語，警所不逮。」[註 1]文中提到的妙喜即創立看話禪的大慧宗杲，因為宗杲是

道謙的老師，故有此問。這通問話，得到道謙的應答之後，朱子曾賦詩一首。《居士分燈錄》

卷下有記：  

  

謙答曰：「某二十年不能到無疑之地，後然忽知非勇猛直前，便是一刀兩斷，把這一

念提撕狗子話頭，不要商量，不要穿鑿，不要去知見，不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省，

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累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林

幽，禽鳴山雨餘。了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在朱子理學出現之前，儒學的主流是主靜、內向和體驗的道南傳統，禪學的主流則是宗

杲一系的看話禪和正覺一系的默照禪。當時禪僧與士人交接，禪理與詩情相契，士大夫禪學

風行一時。朱子與宗杲、道謙一系同氣相求，因緣具足而師其道也就理所當然。  

  另一則主要史據，則是在紹興二十年道謙死後，朱子所作的〈祭開善謙禪師文〉的祭文。

該祭文詳盡地說明了他師事道謙的具體經過，以及道謙去世之後朱子的惋惜之情，可謂「師

其人」的真實寫照：  

  

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嶺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來拱辰（註：岩名），乃獲

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不是。始知平生，浪自苦辛。

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未及一年，師以謗去。我以行役，不得安住。往還之間，見師

者三。見必欵（胡適先生註：款，《資鑑》誤作疑）留，朝夕咨參。師亦喜我，為說禪病。

我亦感師，恨不速證。別其三月，中秋一書，已非手筆，知疾可虞。前日僧來，為欲

往見。我喜作書，曰此良便。書已遣矣，仆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訃傳。我驚使呼，

問以何故。嗚呼痛哉，何奪之遽！恭惟我師，具正遍（胡適先生註：《資鑑》誤作論）知（智）。

惟我未悟，一莫能窺。[註 2] 

  



《普門學報》第 15 期 / 2003 年 5 月                                               第 3 頁，共 10 頁 

論文 / 儒釋之間：朱熹與禪散論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這篇祭文將朱子師事道謙的時間、地點，以及往還討論的主題等等都作了明確的交待，

並對道謙之死發出「嗚呼痛哉，何奪之遽」的感喟，非師其人者，何若至此！朱子與道謙等

禪僧的交往在後來往往為替尊者諱之徒於有意無意間被淡化甚至完全抹煞。實際上，說朱子

早年泛濫於禪教也好，摻雜禪學血脈也罷，絲毫無貶損朱學之意；恰恰相反，是對朱子哲學

思想淵源、內涵給予的實事求是的估價，是朱學研究從範圍上拓展、從層次上深化的一個標

誌，是對朱子學術地位和歷史影響的一種褒揚。正如錢穆指出的那樣，朱子哲學作為先秦儒

學與唐宋禪佛教的混合物，若此為朱子學之失，毋寧說是唐宋禪宗之得。[註 3]因此，我認為，

唐宋間如道謙禪學通過朱學的儒化而融入宋明道學的血脈之中，作為朱熹道學的一個重要思

想淵源，正是形成朱子學浚深博大氣象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是與周、張、二程的關係。  

  我們在注重朱子與禪教直接關係，同時應該注意到，朱子通過二程、周、張的渠道間接

接受禪佛教的影響，而且這種間接的影響實際上在朱子終生的理學建構中地位更加重要。因

此，考察朱子與禪佛教的關聯，尤其是朱子哲學對禪佛教思想的吸收，注意到朱子與宗杲、

道謙這類禪師的直接接觸，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尤須注意的是，這並非事情的全部。朱子

哲學思想作為對其之前「千古之智」的邏輯整合，從整個理學思潮的衍生、發展而言，最為

直接的思想則取自周、張、二程。「張、程之說立，則諸子之說泯矣」[註 4]。可見張、程之

說在當時的學術地位，也足見其在朱子哲學重構中的分量。而張、程學說風靡的原因之一，

恐怕就在於他們的學說業已包容了禪佛教的智慧，以儒禪為經緯開啟了新儒學運動的大門。  

  士大夫禪學並非始於朱子的時代，肇始於韓愈、李翱，迨至北宋已成風習。周張等人於

釋老中尋求儒學重興的路徑。理學開山周敦頤與壽涯禪師相交甚厚，得「有物先天地」之偈，

對其宇宙論的構建影響很大；其「主靜」、「無欲」的「妙心，實得啟迪於南老」，南老即

臨濟宗黃龍派創始人黃龍慧南，可見其修養學說也滲透著禪宗的深刻影響。張載早年亦究心

釋老十餘年，曾與周敦頤一起參訪過廬山東林寺常總禪師探問性理。關於二程，朱子有言：

「近看《石林過庭錄》載上蔡說，伊川參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說來做己使，是為洛學。」

[註 5]朱子雖然辯其謬，但對伊川「偷其（佛）說為己使」即借鑑禪門「教人就身上做工夫」

的修養方法是持肯定態度的。至於傳給朱子的「理一分殊」之說，也是泛濫釋老近十年後反

求六經而成就的。至於二程門下，如朱子所言：「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龜山輩，

下梢皆入禪學去。」[註 6]朱子在承襲張、程學說之時，也必然「潤物細無聲」地受到其潛在

影響，這就是勿容置疑的了。  

  應該注意的是，從當時的社會思潮而言，河洛之學與禪佛教都非當時的主流思想，占統

治地位的意識形態是變異了的王安石的「新學」。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習洛學與習禪學似乎

在心態上而言都與時潮存在著一種背反。可以說，正是這種背反，成就了朱子與禪教的因緣，

造就了和會儒禪的朱子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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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門的圭峰宗密」──和會儒禪的朱子哲學 

  錢穆指出：「我們若把宋學演進勉強擬之佛學，則初期宋學如小乘，濂溪橫渠如大乘空

有二宗，二程如台禪諸家，到南渡後的第三期宋學，便要到和會一切與掃蕩一切的時代。朱

子是和會一切者，象山是掃蕩一切者，若謂朱子如宗密，則象山是馬祖。」[註 7]圭峰宗密為

中晚唐禪僧，其學以和會而著稱，在禪教內部主要融和禪宗和華嚴宗，形成了獨具特色的華

嚴禪的融和性形態。以此來譬稱朱子哲學和會一切的特色，確為的論。  

  朱子哲學在哲學本體論、心性論、修養方法論諸方面都與禪教有會通之處。對禪宗的心

性理論、教學方式、修養方法時時予以讚揚。尤其大量吸收禪宗的心性學說和修養方法，堅

定的宗教擔當精神。使得朱子也染上了類似禪宗的宗教家情懷。朱子對禪佛教的吸取，具體

說來，可約為兩個方面：一是觀念上的和會，包括範疇、命題上由用到體的借鑑，其結果是

實現了哲學形式上的更新。一是方法上的啟導，禪教的法統說啟導了朱子道學傳燈錄式的道

統式著作的出現，禪教的心性論啟導了儒學心性論原典的復興，從而實現了哲學境界上的突

破。  

  關於觀念上的和會，這一方面學界已多有論列。總括而言，約有如下數端：理一分殊與

「月印萬川」[註 8]，心性說與如來藏自性清淨心說，道器說與理事無礙說（華嚴禪），氣質

說與「水中鹽味，色裡膠清」[註 9]，靜、敬與禪定，漸修頓悟的格致說與圓融頓漸的看話禪。

此外，「天理」頗類於禪佛教之「佛性」。佛性是披上一層佛教外衣的人心、人性，天理、

天命之性則是一種佛性化了的道德本體。天地人物一體的思想頗類於禪佛教所言天地萬物乃

至眾生與佛都是真如、佛性的體現。朱子認為，天地與人、萬物與我同一本性。與禪宗之自

性是佛，莫向性外求覓的思想是相通的。注重心體本體，注重返觀心源。「於靜中體認大體

未發時氣象分明」，頗類於禪家返照心源、直指本心；朱子所謂聖人只是教人「存天理、滅

人欲」，是禪佛教「去妄證真」的儒學體現。如此等等，學界對此所論甚詳，在此恕不細究。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觀念上的相似乃至相通，是朱子和會儒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和現象

層面，但是，若僅限於此，對立定儒學價值取向和會一切的朱子哲學的理解則顯然過於膚淺、

支離而不得肯綮和要領。更為重要的應該是方法論上的啟導。  

  就後一方面而言，在思惟方式上啟導朱子對禪教進行儒學取向的改鑄，才是更為深層的

影響。具體而言，約有兩端：  

  其一，禪家的傳燈說直接啟發了尋繹儒家道統的努力。朱熹《伊洛淵源錄》以二程的洛

學為聖學正宗，將自北宋五子以來的傳燈史系統化、規範化、定型化，實際上是朱熹理學的

傳宗史或傳燈錄。而《近思錄》按道體、為學、存養以至修齊治平的道學次第，掇採周、張、

二程道學之要，目的在於給初學者把握聖學前輩廣大宏博的道學宗旨，提供一本入門的教材，

實際上是理學思想理論的譜系化。眾所周知，作為一種宗教而言，譜系化的人物、思想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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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對一種宗教而言是十分關鍵的。我認為，儒學是否為宗教之所以構成現代學界討論的「問

題」之一，應該說，朱子這種近似宗教性的譜系化工作是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儒學傳承條理

化的工作，為朱子理學後七百年定於一尊打下了扎實的基礎。  

  其二，禪佛教的心性說啟發了尋找和闡釋儒家心性說原典的努力。尋找原典的努力，直

接導致了《四書》地位的上升和提高，而最後「四書」冠於「五經」之前的格局的確立與定

型，則應歸功於朱熹的《四書集註》。換句話說，「四書」代「五經」實際上是唐型文化向

宋型文化轉型、過渡之中，統治者尋找、定型意識形態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朱子之功不

可沒。值得指出的是，儒門以「四書」代「五經」與禪門以《圓覺》、《楞嚴》代《金剛》、

《壇經》是同一個過程。兩宋之際，《圓覺經》、《楞嚴經》的地位隨著宋代士大夫居士佛

教的高漲而得以提昇[註 10]。與此種運動相似並大致同時，兩宋時期《學》、《庸》的地位隨

著儒學的重構也得到提昇。禪佛教《圓覺經》、《楞嚴經》地位的上升從而取代《金剛經》、

《壇經》的地位，與儒學《大學》、《中庸》地位上升形成的「四書」而取代「五經」的地

位，具有某種驚人的相似性和同時性，這個過程在禪家恰可以宗杲、道謙，而在儒家恰可以

程、朱典型代表，而在朱子那裡得到強化。那麼，究竟是朱子借鑑禪家，還是禪家啟發了朱

子？毋寧說，這個時代禪以突顯具有融和色彩的《圓覺經》、《楞嚴經》而靠近儒家士大夫，

而儒家士大夫則在這種風習的影響之下突顯《四書》的作用以拉近與禪家的思辨距離。要之，

時代的風習造就了和會儒禪的朱子哲學。  

  闡釋原典的努力，則直接導致了新儒學理學間架的確立。「某要人先讀《大學》以定其

規模。」「先讀《大學》可見古人為學首末次第。」[註 11]即以《大學》為總綱目統帥「四書」。

朱子傾心所作的《四書集註》，系統抉發《學》、《庸》、《論》、《孟》義理之微，標誌

著足以與禪家相抗衡的儒學形上體系的建立。《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已發未發、

《論語》知行之說、《孟子》心性之學，經過朱子的重新闡發，成為一個下學上達賅遍，本

體工夫齊全，內聖外王完備，具有全新風貌的博大精深的理論體系。  

  立定儒學綱目、清理儒學譜系之後的朱子，也就信心十足地直面禪教，釐定儒釋之疆界

了。  

三、「擔當正道」、「扶持正學」──儒釋之辨及其特點 

  由於儒釋之間的雙向互動，儒釋界線在朱子時代業已日漸模糊。這種模糊在朱子看來，

於儒學則有近理亂真之害。「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不同，則雖相似而實

相反也。」[註 12]他充分地意識到正是這種近理的禪道，使得一大批儒門精英敗倒在禪門之下，

從而直接導致了儒門的衰敗，「今世士大夫所以晚年都被禪家引去者」[註 13]。錢穆先生曾經

指出，斥禪學者，多斥其亂真，昧其近理，朱子則斥其彌近理而大亂真，此為朱子之精卓處。

[註 14]所以，儒釋疆界的釐定在他看來是關涉到儒家正道、正學命運的大問題，不得不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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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徹底轉向儒學後的朱子，以「擔當正道」、「扶持正學」[註 15]為己任，憑藉早年出入禪

教的豐厚積澱，「入其壘，襲其輜」，對禪教進行了透入骨髓的批評。  

  朱子所辨的儒釋疆界之一，是對世界的態度，即是否肯定現實世界。  

 

若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不待兩言而決矣。[註 16] 

  

厭薄世故，而盡欲空了一切者，佛氏之失也。[註 17] 

  

佛說萬理俱空，吾儒說萬理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利之不同。今學佛者云識心

見性，不知是識何心，是見何性？[註 18] 

  

  肯定現實世界是宋儒的基本態度和排佛的理論依據。而捨離世界則是禪教的終極目標。

儒者正是通過肯定現實世界的實在性及現實倫常的合理性，借鑑禪教宇宙本體論，由此出發

來作為其本體論的基礎。朱子正是由宇宙本體的天理，說到道德性命的人倫，從而指出禪教

追求解脫的違背天道、人性，可以說，這種藉禪教之思辨方式對禪教的批評是切中要害的。

與前此對禪教的批評相比較，實現了由用達體的深化。只有入乎其內，方能出乎其外，切中

肯綮。應該說，這正是朱子闢佛的大本所在。  

  具體來說，禪教此岸、彼岸兩個世界和儒家兩個世界有著根本差異。正如余英時在《士

與中國文化》中所說，新儒家借鑑禪佛教而建立了「理世界」和「事世界」兩個世界，把佛

教空幻的兩個世界化為儒家實有的兩個世界。作為和會一切的朱子而言，正是如此。  

 

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理也。若除去一隻腳，坐不得，便失其椅之

理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說這形而下之器之中便有那形而上之道。[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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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認為，作為在世的新儒家強調此世是理弱氣強的實有，而禪教則認此世為心的無明

所生的空幻；新儒強調彼世是本於天的實理，禪教則認彼世是空寂的心體；新儒強調彼世面

向此世的融和無間，禪教則認彼世適與此世相反相隔。這些正好構成儒釋的重大差別。顯然，

朱子儒學雖然吸收禪佛教的精髓，但是在價值取向、價值觀念等方面與禪佛教畢竟有著明確

的差別，因而，朱學並不能因此而歸結為佛教心性之學。  

  朱子所辨另一儒釋疆界，從工夫論上講，儒學有下學而上達、亦即後世所謂道問學而尊

德性的「一以貫之」之道；而禪佛教僅有上達而無下學，以至學人無有撈摸處，無從入手，

因而也就流於空談。即所謂逕求上達，不務下學，有偏頗之弊。從境界論上講，只有內聖而

無外王。  

 

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

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論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異。某與言：「正

是大本不同。」因檢《近思錄》有云：佛有一箇覺之理，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不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不完

也。只無「義以方外」，則連「敬以直內」也不是了。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

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豈有是邪！」亦此意。[註 20] 

  

  若不從平常處下手，而放言心性，就會陷於極高明而不道中庸之病。正是在這吃緊處，

朱子背離了他的儒學老師李侗（延平）所承繼的道南傳統。從楊時（龜山）所繼承的二程之

學，到羅彥（豫章），再到李侗（延平），是道南學派的正統傳承。道南學派從楊時到李侗，

都極重視《中庸》中「未發已發」之說。楊時說：「物固不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

之物在我矣。」[註 21]以至這種終日靜坐「體驗未發」，尋求「天下大本真有在於是」的感受，

成為了道南學派的真傳宗旨。朱子早年曾從開善道謙禪師處下工夫，對禪宗的「裡面體認」

非常熟悉，故受教延平尋求未發後，他立即指出，「元來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

然此毫末卻甚占地位。」[註 22]但是，朱子卻沒有順著這條路向往下走，而是從探求未發已發

入手，走向了理性主義。這種背離表面上顯得怪誕，然恰是朱子對逕求上達而不務下學之禪

病的痛切體證之後，在理論上務求下學上達一貫之道的必然結果。事實上，由早年泛濫釋老

而衷心內向之學，痛知禪病而明李侗之非，由之上窺《學》、《庸》、《論》、《孟》「四

書」而察二程之失，以禪教思辨方式從堅定的儒學立場闡釋「四書」義理，從而構建起博大

精深的理學思想體系，這就是朱子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朱子在當時學術界的一大功績。當

然，朱子由道問學而尊德性，他在批評禪門偏而不賅的同時，實際上糾枉過正，自己因為過

分注重下學的工夫，導致了陸九淵支離的責難，也為後世儒學發展中理學心學化的轉向在理

論上埋下了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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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個理學思潮的演變來看，如果說，唐中後期至北宋初年重在拆除舊有經學理論的藩

籬，以周、張、二程等北宋五子為代表的理學運動開始側重於構建新的理論殿堂的話，那麼，

和會儒禪的朱子理學所實現的儒學功能上的宗教性與本體上的哲學性的有機結合，則表明這

一理學大廈的基本完成，儒釋之辨塵埃落定。  

  朱子的儒釋之辨具有自己的特點。自唐中後期開始的排佛運動由韓愈發其端，一直持續

到南宋初期，可謂曠日持久，然而，禪門不僅久排不去，相反還日漸昌隆。原因在於，此間

排佛的理據無非儒學乃正統思想不容動搖，倫常綱紀乃世之所必需，此外還有所謂夷夏之辨，

以及寺院經濟等問題。由於缺乏理論深度，因而儘管言辭激烈，然終於與事無補。朱子清醒

地認識到，「自伊洛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說他不下者，未知其失之要領

耳」[註 23]。禪佛教的根結在於它擁有一套精致的形上體系。因此，朱子在批判禪教之非時，

溫和有餘。在對禪佛教的方式上主要採取釜底抽薪，著重吸收其心性論，在儒學內部則以明

辨儒釋疆界為契機，一方面傾注身心地為基本涵蓋儒學宇宙論、心性論、工夫論的「四書」

作註，將其拔升到無以復加的地位；另方面將禪佛教精致的理論思辨內容吸納到對儒學的義

理闡釋之中，改鑄為新的理論形態。  

  我認為，朱子對禪佛教的認同，固然是朱子與禪的一種關聯；同時，他對儒釋疆界的釐

定、對禪佛教的貶斥，事實上則是和會儒釋、以儒範釋的深層融通，也可以說是一種更為深

刻的關聯。明辨儒釋疆界，在形式上是貶斥禪佛教，但實質上是吸納禪佛教的進一步深化。

或者說，和會儒禪與儒禪辨異乃朱子涵攝禪佛教、重構性理之學的一體兩面，是一種批判性

的改造與整合。  

四、結語：儒的禪化與禪的儒化 

  朱子與禪的互動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該說，這種互動是哲學思想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機

制，對我們今天的哲學重構也具有重要的方法論啟示。  

  朱子對禪佛教的吸收與改造，從理學的意義上肯定了禪佛教的價值，亦使其理學增色不

少。換句話說，援禪入儒導致儒的禪化，援禪入儒也導致了禪的儒化。這種雙向互動的結果，

使禪學與儒學都發生了雙重的變異。就禪學而言，禪宗思想在宋代的發展，被朱子理學援禪

入儒，而最終走向衰微。這種局面猶如抽漿引流，有限的禪意被理學繁盛、詩詞綺麗奪去無

限風光。漿流盡，禪宗息。政客借禪論教，理學借禪談儒，詩人借禪說詩。借來借去，把個

禪宗借得了無家資，風光不再，酷似貧兒，禪宗表面被人家借來借去的繁盛表象的背後，實

已油盡燈枯，盛極而衰也就在所難免，不得不與人家三教同流去也。禪教經由儒士的濡化而

出現禪教的儒化（當然也存在著經由禪僧自身因接近儒士儒典而出現的儒化）並非始於朱子，

然而，這場運動通過朱子的全面集成整合之後，禪教由以前半推半就的儒化，發展成為不得

不儒化。曾經繁盛一時、獨領隋唐風騷的禪教此後不得不大張三教合一的旗幟，以求適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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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生態。相反，朱子理學借禪宗思想、語彙及思惟方式，豐富了義理，構建了體系，在

思想深處打上了禪宗思想的烙印，獲得了新的發展。要之，儒的禪化使儒學獲得了新的生命，

標誌著儒學走向繁盛；而禪的儒化則使禪開始走上依附儒學的道路，標誌著禪宗的衰微。  

  

【註釋】 

[註 1] 《佛法金湯篇》卷十五，又見《釋氏資鑑》卷十一。此據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第九冊（四川教育

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十月）第五六一九頁。 

[註 2] 同 [註 1]  。此據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遺集卷三，第九冊（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十月）第

五六九八頁。 

[註 3] 參見錢穆，〈禪宗與理學〉，《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四)（東大圖書公司）第二三一頁。 

[註 4] 《朱子語類》卷四。 

[註 5] 同 [註 4] ，卷一二六。 

[註 6] 同 [註 4] ，卷一○一。 

[註 7] 錢穆，〈朱子學術述評〉，《中國學術思想史論叢》(五)（東大圖書公司）第一五九頁。 

[註 8] 永嘉玄覺，《永嘉證道歌》：「一月普現一切水，一切水月一月攝。」又見《朱子語類》卷十八。 

[註 9] 傅大士，〈心王銘〉。 

[註 10] 參潘桂明，《居士佛教史》，第五七八－五八二頁。 

[註 11] 同 [註 4] ，卷十四。 

[註 12] 《孟子或問》卷十二。 

[註 13] 同 [註 5] 。 

[註 14] 參 [註 3] ，第二三○頁。 

[註 15] 同 [註 4] ，第三二七六頁。 

[註 16] 〈答張敬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 

[註 17] 同 [註 5] 。 

[註 18] 同 [註 4] ，卷十七。 

[註 19] 同 [註 4] ，卷六十二。 

[註 20] 同 [註 5] 。 

[註 21] 《宋元學案‧龜山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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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2] 〈答羅參議六〉，《朱子文集續集》卷五。 

[註 23] 同 [註 5] 。  


